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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九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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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一些
就看不见天空了
下一千场雨
才能创造这么猛烈的瀑布
就像新资本定律
在流动与冲撞中产生
层林在播放一部连续剧
不断变幻着绚丽的画卷
这幽谷深处布满着——
群鸟飞临之前的宁静
仿佛意犹未尽、卷土重来的落日
峰峦是受囚禁的头颅
一飞翔就具有火炬的意义
指点脚下的河流
让山谷开拓得越来越开阔
像一把巨斧的反光
容得下风暴、漩涡、琴弦……
容得下天下的江海洪波

搏击长空的，是
成吉思汗射落的大雕
的第几代子孙？
骆驼刺上，挑着一滴血

黄蛇，扭曲着身子前进
如龙的缩影
沙中，几根白骨
伸出脖子——

野骆驼昂起头
朝着那滴血、口中
喷出一阵阵
沙……

九峰提山水，成为当下许多市民到九峰晨练养
生的一种方式。其实，更多的人是专门去九峰打山
水回家饮用。环山道上的龙口舌、九峰溪上游的石
板仓等处，山水上乘，但是由于山路崎岖，交通不
便，它们的人气比不上山脚名声在外的铁米筛井。

在我的印象里，以前有许多拉手拉车的卖山水
人，弓着背拉一车装满山水的塑料桶，还有一个铁
皮提水桶挂在手拉车臂上，一路晃荡着，在黄岩城
的各个街巷叫卖：“山水买伐？刚从铁米筛井打来的
山水，又香又甜……”读初中时，暑假、周末，我都住
柔桥姑妈家，姑父经常买上一桶山水倒入家中的水
缸里，用来泡茶喝。用这山水泡的茶，的确比自来水
泡的好喝，于是每次听到卖山水的吆喝声，我觉得格
外亲切。

十几年前，父母和我一起住到九峰公园旁的方
山脚下后，去铁米筛井提山水成了他们的生活内容
之一。用两个小塑料桶每只手提十斤山水回家，泡
茶喝上几口，格外香甜。近年来，我喜欢上了品茶，
特意备了茶桌、茶具，开始在品读、书画写作之余，
玩些茶道。对于泡茶的泉水要求更高了，于是到九
峰提山水也成了我的爱好之一。

从九峰公园北大门南面小径，沿着院墙纵深几

百米，就可到达铁米筛井。通井道路古香古色，远观
可见山上双塔矗立，北山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绿树
成荫，秋天桂子飘香，冬天极目处层林尽染，倒成了
黄城的一道亮丽风景。

铁米筛井的由来有一个传说，宋代期间，有一
位九峰寺高僧，半夜打坐时听到神仙对他说：紫云
峰头产丈芝，岩下堂下出个池，万古不断铁米筛。第
二天清晨，僧人来到铁米筛井位置，果然见到泉水
从山麓涌出，高达二三丈，于是凿地砌石成井。传说
不足为信，但说明了当时县城老百姓对甘冽井水的
渴望。

根据黄岩旧志记载：黄岩县城毗邻永宁江，永
宁江经常海水倒灌，潮汐日夜冲刷，整个城市的水
井饮水都带有咸味、卤味，而且涩感很重。

宋代有个僧人，名叫净真，他牵头负责在县城
东面的方山脚下开凿了一口水井，在水井深处造了
一个四方铁窗，用来阻挡砂石，井因此而得名铁米筛
井。水井位于九峰寺的西边，水源来自九峰山，泉水
蜿蜒而来，从地底下注入古井。铁米筛井的井水非常
甘甜可口，清冽可见倒影。即使天逢大旱，井水也不
会枯竭。

南宋庆元年间，知县常浚在铁米筛井的上方，

建筑了一座凉亭，上题“不竭”二字。另外，在这口古
井旁边一丈二尺深的地方，地下疏浚铺设暗管石
沟，总共达五百丈的长度，引井水到梯云坊（草巷）
里。同时，在黄岩县城分别新凿了水井28口，分布在
各个区块，惠及县城各地百姓。

根据《旧志仙释》记载，净真，应氏的儿子，离开
家来到寺庙当僧人，严格遵守佛门戒律，宅心仁厚。
用石头铺设石沟五六里，引铁米筛井水到城里的惠
泉井。元代黄岩名士，诗人潘士骥写下了《铁米筛
井》诗：谁凿云根泄精气，金明泉眼罗经纬。年来邑
改泉不知，冷冽犹涵太古味。地卤半滴难沾唇，汲要
虽远无晨昏。如何水品失收拾，满城酿作黄山春。

从此，九峰铁米筛井的井水成了黄城饮用水的
重要源头。由于年代久远，在明代英宗正统年间，水
井和地下的水沟淤塞严重，进行了一次修理疏浚。
清代康熙五十六年、乾隆二十九年，黄岩知县对铁
米筛井水源保护更加重视，井旁专门砌筑了通井道
路、进一步疏浚水井、对水井砌筑井覆莲井栏。

后来，井边的亭上挂有篆书匾额“甘泉亭”，古
朴灵动。铁米筛井、甘泉亭现在成了九峰公园景区
的一处风景点，既可休憩，又可提水。写到这里，我
蓦然想起一句诗：泉眼无声惜细流。

现在正是刘禹锡所说的“稻熟鱼肥柿子黄”
的金秋时节，各地的柿子正在转青为黄，早熟的
可能已转黄为红了。像天台的雷峰乡，已经迫不
及待地办起了今年的红柿节。可惜我们这里离雷
峰乡太远了点，有兴趣结伴去的人几乎没有，我
只能北眺天台雷峰乡而想象它满山满坡的柿子
红。

突然在微信朋友圈里传出一则消息，说黄岩
江口街道的项岙村，也将举办柿文化节。这让我
们心头一惊的同时，更心头一喜。一喜，乃项岙村
离得近，开车到那儿十五分钟就足够了，等于是
在家门口。而惊，是因为我们不仅不知道江口有
这样一个村，更不知道这个村的柿子历史悠久。

江口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它之有名，是因为
它是世界上果型最大的东魁杨梅的始祖地，同时
也是著名的枇杷产地，它的“矮密早丰”蜜橘也曾
名扬海内外。现在突然蹦出来一个柿子，着实让
人惊喜。

古元先生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打破砂锅问
到底的人，他等不到江口柿文化节举办的日子，
立马就要去看看项岙的柿子到底怎么样。我们在
几个村庄弯弯绕绕，幸而他曾在江口工作过，很
快就在一处山麓找到了项岙村。其实，还没有进

村的时候，柿子们先展开了一个个小笑脸儿在村
道边迎接我们了。

这真可以说是项岙村特有的景观。在别的村
庄，我也曾见到过有高高的、在晚风中飘摇的柿
子树，但都是偶尔见到一两株，不像项岙村，不仅
在门前屋后、村前村后种有柿子，村前的山地上
也杂种着很多柿子树。看来这些柿子树都有相当
年份了，据村民说，百年以上的柿子树就有很多。
看它们长得那么高大粗壮，树枝干上长满了寄生
植物，就可以想到它们历经沧桑。

这些柿子树并不是统一组织种植的，所以村
里并没有太成片的柿树林，而是这里一棵那里一
棵，长得比较分散。山坡地上，与柿子树一起生长
的，就有橘子树、枇杷树和杨梅树。可能有些人会
有些失望，但这些果树都让我们感到很亲切。再
说，你要在一个村里找到那么多的柿子树，恐怕
也是很难的。

这些柿子树现在都普遍处于被遗弃的野生
状态。前些年，在柿子采收的时节，还会有村民载
着他的红果柿子，来到市区的街巷小区里叫卖，
一听到柿子叫卖声，总会涌出不少居民，要挑最
成熟、品相也最好看的柿子吃。有的村民把柿子
加工成柿饼，这是过年时城乡小朋友最爱吃的美

食，很多食品店里也都有卖。近些年，有人说吃柿
子容易积食，对胃不利，而且本身也没有什么营
养，很多城市居民可能会到山村欣赏秋深柿子红
的风景，但很少买柿子吃了。这也影响到了种柿
子树的村民，既然买得人少，他们也就懒得去采
了。而他们自己，也怕了，吃得少了。

这两年的秋天休息日，我经常在山里走，看
到了柿子树头挂果累累，已经很成熟了，也没有
人来采，这样就便宜了鸟雀。这些过于成熟的柿
子果，都成了鸟儿们的美食。鸟儿们放开了肚皮
吃，还是吃不完，很多柿子果只能自己迎风而落
了。

我们在项岙村一棵柿子树下偶遇上了村党
支部书记。这是位壮实精明的中年人，举办柿子
节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对本村那么多柿子树充满
了信心。在天台举办柿子节的时候，他也专程去
考察过，看到柿子节能吸引来这么多游人，村庄
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他更坚定了自己村举办
柿子节的决心。他说，如果今年办柿子节一炮打
响了，他还要发挥村里果树种类多的优势，走农
旅结合的路子。

我们祝福项岙可以如这金秋一样，硕果累
累。

幽深天谷
（外一首）

■李建军

在晨练的山路上
我看见一只不知名的鸟
歪歪头，拍拍翅膀
它在思考下一餐的问题吗

在厨房的窗口外
又看见它的身影
溶化在夕阳的光色中
暖风起，玫瑰坠落
翘首盼望晚巢里另一个倩影

在打工者的厂房前
它和机器一起鸣唱
声音里——
有泣血的烟囱
有骨头的碎裂声……

年少时，看它
是黝黑森林间的一只萤火虫
中年时代，它
像云雾深处的一柱石
暮年了，我把它
当天空上的一只羽毛球
真想与时间打一场没有结局的比赛

该怎样为它命名呢

鸟 名

秋来项岙，柿子有多红？
■张广星

看你千遍，万遍
（外二首）

■叶廷玉

铁米筛井涌甘泉
■集雅轩

看你千遍，万遍，
千遍，万遍，将
岁月看瘦
把一生看完
（你的音容笑貌
如一条条春蚕，在
我的心中吐丝，作茧）

待到那个时候
你与我，都只能拄着拐杖
在门里门外徘徊……
头上，白色的篝火
燃不尽的孤独、寂寞
和思念……
我就从心中抽出一根根丝
在即将枯死的生命之树上
绣出一朵朵云锦杜鹃

夜，闪光的铜锣
在空中敲响，清亮的
锣声：一地薄薄的霜

枭，一动不动地
蹲在虬枝上，眼睛
闪烁着莹绿的光焰
如一块燃烧的煤！

我思念的那只兔子
也许已经不在了
（那只被我从利爪下救出的兔子）
但我看见另一只毛色不同的
兔子，悄悄地离开家园……

一台余温未退的推土机
在墙外歇着，爬满夜交藤的
墙上的大窟窿，在锣声中
诉说百年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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